《相见不如怀念——谈周朴园对鲁侍萍感情的真假》

导入：
闪电片段——出现两个人的截屏
他，一个留过洋、办过实业的资本家，为了纪念前妻，几十年如一日保持前妻的生活习惯；她，一个年轻时漂亮、贤惠、聪慧的女佣人，却被始乱终弃，命运坎坷。三十年后，造化弄人，他们再次相遇，是再续前缘，还是仇人相见，他对她的情感真假再次迎来考验？


拍摄：
《雷雨》 中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感情真假， 历来是戏剧文学的一个热门话题。从作品1933诞生以来， 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息。
 我们很多语文教师在教授这篇课文过程中也会引导学生思考这个问题： 周朴园到底爱不爱鲁侍萍？讨论的结果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爱，一种是不爱。
认为爱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几个：
     1.抛弃梅侍萍，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本意，而是迫于当时身份地位和传统婚姻观念所致，迫于社会压力和家庭阻力不得已而为之，试想一下：谁不愿意跟自己爱的人在一起，谁想让自己的家庭破碎呢？
 2.周朴园对梅侍萍始乱终弃后，内心一直很愧疚。他家里的家具都是以前的摆放 ，并且他还记得侍萍的生日，因为生周萍，侍萍生了病 ，总要关窗户，这些习惯他都保留着。 过了三十年仍然念念不忘这个人，肯定是爱她。
   3.周朴园一再追问鲁待萍的下落。 问她的墓在哪里，并提出要去修墓，当知道鲁侍萍没死而是被人救走后，一再追问人现在在哪里，语气迫切，还有些惊喜，这都表明周朴园仍然爱着侍萍。 可以想象， 如果不爱的话，他会迫切、会激动吗？ 换成不爱的人，会过问吗？
   认为不爱的理由如下：
1.周朴园在大年三十晚上，一个如此重要并还在下雪却的晚上将自己的爱人连带孩子扫地出门，这种毫无人性的做法足以证明周朴园根本不爱梅侍萍。
2.当周朴园知道鲁待萍的身份以后 ，他的语气突然变了，是“厉声的”，表达出来的是紧张，害怕、惶恐，还有呵斥。 害怕她用这种关系来敲诈自己，想要用钱来了结内心的愧疚，并要辞退鲁贵和四风，说明他不想见到这个人，害怕这个人为他带来某种不可预测的后果， 所以他首先考虑的是个人利益，为了个人利益可以抛弃感情 ，在我看来，这样的感情根本就不是真感情。

拍摄：
这两种观念都有各自的理由，而且看起来都很充分。刚开始，我本人也比较赞成周朴园对鲁侍萍是有一定的感情这个观点的， 只是因为社会和家庭的压力， 使得人性异化， 因而周朴园也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课后， 我又仔细思考这个问题， 发现以前的思路有些不对劲： 

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固然有， 但中国古代不照样有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样经典的爱情吗？相反，在今天这样崇尚恋爱自由的社会，这种为了前途而放弃爱情的例子不也比比皆是， 因而， 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并不是阻止产生爱情的最大障碍， 最大障碍还是在于当事人的心。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呢？我们很难说清楚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爱，不然就没有“ 问世间情为何物”的疑问了。但是， 我们可以弄清楚什么不是爱
首先，经不住考验的感情不是真爱。
有人认为， 周朴园爱过曾经年轻、漂亮、温柔贤惠，还能识文断字的梅侍萍， 要不然他们也不会在一起三年，还相继生下两个孩子。但是这种“爱”我认为仅限于真情实意的“喜欢”或占有，谈不上真正的爱。
因为当他对梅侍萍的三年情感，加上两个孩子的情分，这种爱情加亲情的分量，却在面对“门当户对”传统观念、社会身份地位悬殊、家庭阻力等因素时，变得脆弱不堪。周大少爷在自己的爱情受到考验时毫无作为，任其家庭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就把刚生下孩子才三天的侍萍赶出家门，好取一个门当户对的阔家小姐。说到这里，有人会说这是周朴园面对社会和 家庭的压力才做出了痛苦无奈的选择。但我们不要忘记：当年的周朴园可是出过洋、留过学、见过世面、受过先进思想熏陶过的人，他在爱鲁侍萍之前，就应该知道他们两个不是同一阶 层的人， 家里很有可能容不下这样一个身份低下的人做少奶奶；当他们的爱情受到危险时，他有足够的时间和理由，有足够的能力和手段，来安顿好梅侍萍母子的生活，可周大少爷似乎没有做一点努力，没有做出任何竭力抗争、竭力保全之势。
由此可以看出， 周朴园对侍萍不是真正的爱，因为真爱不可以如此经不住考验，更不能在爱情受到阻碍时，毫无作为。试想一下：年轻、美丽、贤惠，还能识文断字的侍萍哪个男人不喜欢？而周朴园对侍萍如此经不住考验的爱，只能说是喜欢或者干脆是占有。

其次，只能怀念不能相见的感情不是真爱
《雷雨》中周朴园最能打动观众的地方是周朴园三十年如一日纪念着侍萍，几次搬家还保持着侍萍原来房间的原样， 保留着她关窗的习惯， 记着她的生日， 把儿子起名为“ 萍”， 甚至向下人拐弯抹角打听她的坟墓， 一个男人能如此记挂一个女人， 也确实不能说不感动人。难怪三十年后悲愤激动的侍萍听到这一些后也平静了下来：“ 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 这些话也请你不要说了。” 有人因此作出判断， 周朴园是爱侍萍的， 否 则 做不到这一切。可是， 这些“ 纪念” 也就仅仅限 于“ 怀念” 了。当真正的侍萍出现在他眼前时， 他不是释重负， 不是欣喜若狂， 更不是痛哭流涕， 有的只是惊慌失措， 恐惧害怕， 严厉恐吓和 金 钱 打 发。那 几 句“ 你来做怎么？”“谁指使你来？”“ 以后鲁家的人永远不许 到周家来！” 就撕破了他三十年来那副温情专一的假面孔。原来， 他的三十年守候并不是为了侍萍， 而是为了他那颗空虚自私的心； 纪念的也不是真正的侍萍， 而是他心中那个被他美化了的理想女神。这个女神不是原来 的 梅 侍 萍， 更不是现在的鲁大妈， 她只是一个虚拟的人， 这个人既安慰他虚的心灵， 又不威胁他的地位和名声。她只能在想象中存 在，而不能在生活中出现。那么， 这种只能怀念不能相见的感情不是真爱，而是自私，而爱不可以如此自私。

    

综上所述， 如果硬要说周 朴 园 对 鲁 侍 萍 的 感 情 有 几许真 情 的 话， 那 也 只 是 对 梅 侍 萍 美 貌 的 爱 慕， 对 她 聪 明的欣赏以及 对 她 贤 惠 的 需 要。而 这 一 切 都 是 以 周 朴 园的利益为前提的， 这样的爱慕 欣 赏 需 要 当 然 不 能 和 爱 同日而语了。所以， 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感情不是爱。
